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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果玉米“早一天摘会没熟，晚一天摘
会烂掉”
问：有人形容你在中关村用卫星“种地”，你是怎

么个“种法”？
张弓：2015年，我回国成立了公司，这是一家通过

卫星和气象大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可视化系统，服
务农业、环境、金融等行业的大数据应用公司。我做
的是数据，这恰恰是一个传统产业需要去改革的切入
点，很少有人做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非
常大的，今年种西瓜行情好，农民第二年都种西瓜也
许会卖不出去，如何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巨额
波动导致的损失很重要。通过卫星数据，我们可以很
快算出一个地方的大棚数量和产量，分析其市场对应
量，这能让农民作出理性的种植选择，让有限的农地
生产出最大的效益。

在今年，我们远程指导农户种植可以生吃的水果
玉米。水果玉米的种植要求很高，需要精细化管理。
我们通过数据测算玉米的生长期，以天为单位告诉农
户应该在哪天采摘。因为水果玉米早一天采摘会没
熟，晚一天采摘会烂掉。所以，虽然我的企业在中关
村，但是我能整合卫星数据，远程指导农户科学化种
植，让农户获得最大化收益。

2“在NASA实习，除了我以外全都是美
国人”
问：在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有哪些

收获？人们对于NASA有着天然的好奇心，真正进去
工作后你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张弓：我去实习时发现，除了我之外，全都是美
国人，我是那个项目的第一个外国人。我在那儿干
了一个暑假后，觉得不管是想法还是技术能力，我都
学到了很多。博士毕业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这也
算是得偿所愿，能在那儿工作，别说给钱了，不给钱
我都愿意干。

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位于
美国硅谷，我认识了很多IT行业的朋友。2010年，我
们做了一个大型的可视化产品，把全世界的图片拼到
一个特别大的高清显示屏幕上。这个东西跟你现在
看到的Google很像。我们当时就说这个事要做到高
精度得多费劲，Google当时也在干这个事。后来，
Google做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了。我当时就认识到，
如果有商业驱动，科技会进步得更快。

2013年10月底，硅谷一家创业企业“气候公司”
被世界最大的农业公司孟山都以11亿美元的高价收
购。这让我备受震动。

让我震动的点在于：处理卫星大数据，NASA研究
了三四十年，但没有商业的注入，就像在造一个巨大
的玩具。而硅谷的公司运用计算机图形学等最新的
方式就能处理卫星大数据，甚至比NASA做得更好。

因此，那段经历告诉了我两点：第一，商业是驱动
技术发展最有效的推进力；第二，卫星、地表环境数据
有很多的商业价值。

这两点经验也是我决定投身商业，用数据做商业
创新的原因。

3“从小爱去中关村买科学书籍”

问：为什么会有去NASA申请实习的想法？
张弓：这与我小时候的兴趣有关。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国外科学知识进入中国，国民科学信仰大爆发，
新知识层出不穷，大家对科学有一种追求，用信仰这
个词来说都不为过。我小时候经常听人说“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也对天文地理特别感兴趣，
爱看地图和卫星图，小时候就立志学这方面的东西。

我是北京人，小时候经常来中关村买书，爱看《十
万个为什么》《天文爱好者》等科普书籍。当读到“旅
行者”一二号发射，寻访太阳系行星系统这些知识时，
我非常向往。

到了初高中，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兴趣小组，经常
和同学组团去北京天文馆。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同
学家长从国外带回一本《国家地理》杂志，上面有挑战
者号刚升空的介绍。我视如珍宝，每天都在翻，在上
课看时被老师发现了，没收了。但是我的老师非常
好，他在暑假去英国交流的时候，给我带回来一本当
期的《国家地理》。我很幸运，我的父母、老师他们珍
重我这份理想，珍重我少年的航天梦。

因此，我在本硕博所学的三个专业都与天文地理
有关，这算实现了我小时候的理想。

4北大读研时NASA曾给我邮寄一箱
数据ＣＤ
问：你最开始是如何进入 NASA 实习的？为什

么你的本、硕、博三段求学经历中，所学的专业不一
样？

张弓：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一直在结合所学
的知识调整学科。

高考报志愿时，我想也没想就填了天文学最好
的大学——南京大学，虽然后来被调剂到大气科学
与气象学，我也觉得还不错。读大学时，我这个人比
较不务正业，想上课就上课，不想上课就不去，跷课
比较多。但当时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书，很想做点
什么。所以，从大三起，我开始写一些小的科技论
文，通过太空科技去观测地表的环境变化。我觉得
这些研究特别有意思，我就应该干这行。当时，北大
的这个学科比较强一点，我就决定跨专业考北大的
地理系研究生。

在北大，我接触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
容。导师说，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的一些资料做中国
的研究，比如用美国卫星资料研究内蒙古草坪变
化。当时，NASA的数据可以免费下载和邮寄。但由
于网络太差，下载几乎不可能，我怀着一丝侥幸心理
申请了邮寄。没想到，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了一个和
电冰箱一样大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存储数据CD。我
当时就傻了！我觉得NASA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一定
要去那儿看看。

硕士结束后，我进入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读生态学
博士，学习通过卫星来监测地表植物的生命状态。博
士结束时，导师告诉我他要去《Nature》杂志当审稿
人，这可把我弄蒙了，一时找不到学习出口。

好在，我那时申请到了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的
实习机会。博士毕业后，我成为了NASA的员工，终于
圆了硕士时期的梦。

5也曾在硅谷创业，却不被美国人理解

问：在NASA工作后，你在国外短暂创业过？
张弓：2014年，我在硅谷找到了一些朋友，成立

了一个公司，用大数据服务美国农场。我们完善了技
术，构建了一套数据分析平台，后面做的很多事情都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但是，当时比较蒙，不知道具
体的商业该怎么落脚，也觉得和美国人之间隔着一层
不被理解的东西，很难融入进去。

6想要填补中国大数据农业的空白

问：回国创业你选择了“大数据农业”这个领域，
这是一个比较偏的行业，你是如何考虑的呢？

张弓：2015年，我和朋友决定回国创业。虽然我
一直关注国内农业，但这些了解多来源于书本，并没
有深入实际了解过。因此，我们在创业前花了两三个
月走访了中国从东北到云南的农村，甚至到农民家聊
天，了解中国农业现状。

调查结束后，我们觉得里面是有很多机会的。比
如，东北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很高的，但是越往南机
械化水平越低。我们到了最南边中越边境的地方，他
们种植火龙果、芒果、香蕉等，投入成本很大，但收割
时的人工成本很高。因为我们的劳动效率比较低，劳
动成本又提上去了，我们没法跟越南或者是泰国去竞
争劳动力成本，这说明中国农业需要转变。

大家会觉得这个数据和农业不挂钩，其实从怎么
实现集约化种植、农机怎么进行社会化服务，这里面
都包含着数据。比如，土地好不好，有没有贷款去买
种子、农药、化肥，这些都要有赖于数据，中国在这块
是一片空白，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是可以弥补这个空
白的。

这个局总要破，我想看看我们所学的技术能不能
帮助中国农业进行变革。所以，我们就从农业的集约
化、社会化服务和相应的金融服务入手，这个也是国
家一直提倡的，也是必须要去做的。

7创业初期曾被农民“骂”了一个月

问：跟农民打交道是不是需要一些不太一样的技
巧？创业初期遇到困难了吗？

张弓：第一个客户就把我“骂”惨了。客户达布
西在扎鲁特旗有一大片草地，希望我们告诉他不同
地的种植量，未来下不下雨、要不要灌溉、哪天收割
等情况。

最初，达布西对我们这群从来“没下过地没种过
田”的知识分子充满质疑。刚开始时，他骂了我们一
个月，说我们给他的天气预报不准，说“你说下雨我这
边不收，人家那边都收了，我跟傻子似的在这看”，这
让我们也很焦虑。

我理解他的需求，但他总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们
不一样。直到有一天，我说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
有一次大降水，要达布西赶紧把还没熟的草先收
了。达布西靠着仅存的一点信任把草收了，三天之
后下冰雹，周围所有的这些喷灌圈全都被砸掉了，这
让达布西挽回很多损失。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了这么
多年的学问，做了这么多年的数据，终于能够让我们
每一个农民获益。

8越来越多农民找我们“支招”

问：创业两年多了，农民对你们的态度有改变吗？

张弓：农民对我们的态度有转变，我们开始服务
更大规模的农场，也从别的角度去改变传统农业。比
如从农业保险的角度，农民希望受灾后能快速赔付，
但怎么迅速地去做保险的勘定、怎样迅速地算好每个
人的赔款等，这都是问题。

我们现在能通过卫星看到每块地损失多少等
情况，一个月就能帮助保险公司、农户算好赔付
款。如果按传统方式计算，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算清，农民拿到赔付款后就错失买种子、化肥
的时间了。

9我的使命是让农民“知天而作”

问：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愿景？
张弓：我们刚创业时思考公司的口号是什么，我

们能为农民提供什么服务。农业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让农民感知环境变化，更科学地进
行农业操作。所以，我们提出了“知天而作”这个口
号，希望推进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变。

初步实验后，我们发现技术能推进中国农业的发
展。目前，我们在和政府、金融机构合作，因为农业规
模化经营需要有科技、信贷、保险等方面的保障，这将
是一个很具前景的发展方向。

我从小就爱探索新事物，好奇心驱使我探索更多
的东西。我在本科时想探索天空，研究生想探索环境
变化，博士时想探索生物变化，我的求学经历就是在
不停探索新的应用领域。

现在，我在探索如何让中国农业迈上科技的快车
道。我一直认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能把小时候的
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以此来改变中国农业，这十分
幸运。

10“我是北京人。小时候一片菜地
的中关村现在已经高楼林立”

问：你把你的创业公司落户在了海淀中关村，有
什么特别的考虑？

张弓：决定创业后，我和伙伴们成天泡在中关
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讨论创业方案。我小时候来
中关村买书时，这边还是一块大菜地呢，当年在中
关村最高的四通大厦现在都算不上高了。我当时
在创业大街溜达时，看到创业会客厅外有党徽标
志，心想在这里创业肯定靠谱，进去咨询创业事宜
后当即决定入驻创业大街。

后来，公司员工数不断扩大，我们的办公地点
从创业大街到北大孵化器到鼎好再到如今的中关
村国际创新大厦，我一直不曾离开中关村。

在中关村有很多东西是国外没有的，政府相关部
门会和我们对接，帮我们解决发展困惑。我们最近就
在和对门的公司讨论新业务，这不仅仅是一个办公空
间，更是一个生态环境。

供图/言林

时 间：2018年11月

提问者：言 林

答题者：张 弓

第一次见张弓是在2017年的12月。在中关村国际创新大厦的一个办公室内，他谈起了求学、工
作经历及回国创业的原因。说起自己的农业科技梦想时，他变得亢奋起来，音量渐渐变大，手舞足蹈
地描述着创业愿景。

第二次见张弓是在2018年的11月。才过一年，他的头发变白了，脸色也有点苍白，公司员工说公
司这一年发展得太快，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这次，他走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讲起了公司一年来取
得的成就，语气里多了稳重。但我在这两次对话中，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变化，他身上的商业气息更浓，
野心也变得更大了，情怀与梦想被他隐藏在内心。也许，褪去梦想的光环后，资本市场更需要实力，他
感知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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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弓，北京佳格天地
科技有限公司CEO，出生
于1982年，先后在南京大
学气象学、北京大学地理
学、犹他州立大学生态学
求学，担任过美国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科学家、旧金山环境研究
院研究员。2015年，他毅
然选择回国创业，实现自
己儿时的梦想——将几
千年来“看天吃饭”的中
国农业改造成“知天而
作”的现代化科技农业。
如今，他在中关村用卫星

“种地”，是一名在疯狂和
理性中游走的农业数据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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